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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先生有麻烦了



李先生，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李老头，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感觉怪怪的，由于当地社区很小，与世隔绝，附近的其他人也都知道这件事。他曾向当地的一位医生寻求建议，那是一位老派的医生，不是现代医生，她告诉他，有什么东西影响了他的血液，他的体温失去了平衡。

那个女人，当地的萨满巫师，李先生的姑妈，事实上还不太清楚原因，但她答应，如果李先生留下一些样本让她研究，并在她派人去找他时回来，她会在大约二十四小时内得出结论。萨满递给了李先生一簇苔藓和一块石头。

他知道该怎么做，他以前就做过，所以他在苔藓上撒了一泡尿，深深地嘘了一口气，又在石头上吐了一口唾沫。他郑重地把它们交还给了她，她没有徒手接触它们，以免污染，而是小心翼翼地用香蕉叶把它们分别包好，以便能尽量长时间地保存其中的水分。

“给它们一天时间腐烂变干，然后我再好好看看，看看你到底怎么了。”

“谢谢你，达姑姑，我是说，达萨满。我会等候你的召唤，你叫我的时候我会马上回来。”

“你等会儿，我的小伙子，我还没跟你说完呢。”

达把手伸到身后，从架子上拿起一个陶罐。她打开瓶塞，喝了两口，然后把最后一口吐在了李老头身上。就在达念念有词地向她的神灵祈祷的时候，李先生在想她是不是忘了“清洁”这件事——他讨厌被任何人喷个一身，尤其是被那些满口烂牙的老太太。

“酒精喷雾和祈祷可以帮你渡过难关，直到我们把你的病治好。”她向他保证。

达萨满不再盘腿而坐，从她的医疗圣所的土炕上站了起来，搂着她侄子的肩，和他一起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卷着一支烟。

一出了门，她就点燃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感觉烟雾充盈了她的肺部：“你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们还好吗？”

“哦，他们都很好，达姑姑，只是有点担心我的身体。这段时间我感觉有点不舒服，你也知道，我一辈子都没生过病。”

“是啊，我们李家的人都很强壮。你父亲，我亲爱的哥哥，如果不是死于流感，现在应该还很健康。他像水牛一样强壮。你很像他，但他从来没中过枪。我想就是那个北方佬的子弹让你遭了殃。”

李先生已经说过几百遍了，但他还是无法赢得这场争论，只好点点头，递给他姑妈一张五十泰铢的纸币，然后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了也就在村外几百码远的农场。

他已经感觉好多了，所以迈着轻快的步伐，想向大家证明这一点。

李老头完全信任他古稀之年的姑妈，就像他们社区里的其他人一样，这个社区由一个约有五百间房屋和几十个外围农场的小村庄组成。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达姑姑就接任了村里的萨满一职，能记得她之前的萨满的人最多不过十来个。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科班出身的医生。

这并不是说村民们没有机会看医生，而是他们数量稀少还距离遥远——最近的固定医生在七十五公里外的“镇上”，而且他们居住的泰国东北角山区没有公共汽车，出租车或火车。此外，医生收费昂贵，开的药也很贵，大家都认为他们从中赚取了高额佣金。几个村子外也有一家诊所，但只有一名全职护士和一名每两周工作一天的兼职流动医生。

像李先生这样的村民认为，这些人对有钱的城里人来说可能还不错，但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就没什么用了。农民怎么可能空出一整天来，雇一个有车的人，同样空出一整天来，去城里看病呢？如果你能找到有车的人的话，尽管十公里内有几辆旧拖拉机。

不，他想，他的老姑妈对其他人来说已经够好了，对他来说也够好了，况且她没让任何一个大限未到的人死去，当然也没杀过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发誓。

每个人。

李先生为他的姑妈感到非常骄傲，而且方圆几英里内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她，当然也没有人拥有她所有的经验——所有的……？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有多大年纪，甚至她自己也不知道，但如果有个确切的日子，她可能已经九十岁了。

李先生带着这些想法来到了他家的前院。他想和妻子商量一下这件事，因为虽然在外人看来，他是家里说了算的，与其他家庭一般无二，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每一个决定都是由整个家庭、至少是所有成年人做出的。

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李家以前从未遇到过“危机”，而且他们的两个孩子也不再是孩子了，也必须有发言权。历史即将被创造，李先生很清楚这一点。

“木儿！”他喊道，这是他对妻子的昵称，因为他们的长子小时候说不好“母亲”这个词，“木儿，你在吗？”

“在，我在后面。”

李等了一会儿，等她从厕所出来之后进来，但室内又闷又热，于是他又回到前院，坐在他们家那张有草顶的大桌子旁，全家人都在这里吃饭，如果有空闲时间，他们也习惯坐在这里。

李太太的真名叫万，不过她丈夫亲切地叫她木儿，因为他们的长子这么叫过她，李先生就延用了这个称呼，但两个孩子都不这么叫她了。她和李先生一样都来自巴安诺伊，她的家人对其他地方一无所知，而李先生是第三代中国移民，虽然家乡也离得不远。

她是当地妇女的典型代表。在她那个年代，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但那时的女孩没什么机会，也不被鼓励有雄心壮志，即使又过了二十年，她女儿的处境也没什么变化。李太太一直满足于在离开学校后找一个丈夫，所以当李恒向她求婚并向她父母展示他银行里的赔偿金时，她认为他和其他本地男孩一样是个好对象。她也没想过要远离朋友和亲人，到大城市去闯荡。

她甚至以自己的方式爱上了李恒，尽管在她短暂的爱情生活中，激情早已不在，相比起一个妻子，她现在更像是一个家族企业中的商业伙伴，致力于他们和两个孩子的共同生存。

万从未找过情人，尽管婚前婚后都有人向她求爱。当时她火冒三丈，但现在回想起来，她的内心却充满了温柔。李是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现在肯定也是最后一个男人，但她对此并不后悔。

她唯一的梦想就是能看到并照顾好她的孩子们日后一定会想要的孙子孙女，尽管她不希望他们，尤其是她的女儿像她一样匆匆地步入婚姻。她知道，只要有能力，孩子们一定会生儿育女，这一点确凿无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的晚年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并有机会发展家族的地位。

李太太关心家庭，地位和荣誉，但并不想要更多的物质财富。长期以来，她已经学会了 “命里无时莫强求”，这财富对她来说已经不再重要。

她已经有了一部手机和一台电视，但信号很差，她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政府升级当地的发射机，即使不会很快，但总有一天会实现。她不想要车，因为她哪儿也不想去，而且路况也不是很好。

况且，像她这样年龄和地位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汽车是遥不可及的，以至于几十年前就不再渴望汽车了。换句话说，她对家里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和老式摩托车已经很满足了。

李太太也不再渴望金子或华丽的衣服，因为多年前，靠农民的收入养育两个孩子的现实已经让她放弃了这些东西。尽管如此，李太太仍然是个快乐的女人，爱她的家人，并甘愿留在原地，直到有一天佛祖再次召唤她回家。

李先生看着妻子向他走来，她正在调整围裙下的东西，但从外面看——他觉得有些东西不大对劲，但他永远不会问。她坐在桌边，翘起腿来，就像美人鱼坐在丹麦岩石上一样。

“好吧，那个老太婆有什么要说的？”

“哦，得了吧，木儿，她没那么坏！好吧，你和她从来都合不来，但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吗？她从来没说过你一句坏话，怎么说，就在三十分钟前，她还在过问你……还有孩子们的健康。”

“你有时候也真傻，恒。有人在的时候，她会和我好好说话，也会说我的好话，但只要我们单独在一起，她就会把我当垃圾，一直都是这样。她恨我，但她太狡猾了，没让你看出来，因为她知道你会站在我这边，而不是她那边。你们男人自以为是世外高人，却看不到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了什么。

“这些年来，她为各种各样的事指责过我，而且还指责过很多次……比如家里不干净，不给孩子们洗澡，有一次她甚至说我的饭菜闻起来像用羊粪调的味！

“呸，你知道的不过是冰山一角，不过你也不相信我，是吧，你自己的妻子？是的，你可以笑，但让我告诉你，对我来说，这三十年可并不好笑。总之，她说了什么？”

“没什么，真的，那只是一次检查，所以还是老一套。你知道，在苔藓上撒尿，在石头上吐口水，然后让她用那张长满牙齿的老嘴给你喷酒精。想想都让我不寒而栗。她说她明天会给我消息，那时候她就能告诉我结果了

“孩子们在哪儿？他们不是应该来参加家庭讨论吗？”

“我不这么想，不真这么认为。毕竟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或者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真的没有。我想我可以让那个中国女孩帮我按摩一下……如果我让她对我下手轻一点的话，可能会有帮助。她的手艺是在泰国北部学的，她可能有点粗暴，是不是……他们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尤其是我的内脏现在的状况。也许，轻轻地揉搓会让它们受益匪浅……你觉得呢，亲爱的？”

“是的，我知道你说的轻揉是什么意思。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请你叔叔来做呢？为什么要选一个年轻女人？”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男人的手摸我，这一点我以前解释过，不过好吧，如果这让你不高兴，我就不按摩了。”

“听着，我不是说你不能去！天哪，反正你要去，我也拦不住！不过就像你说的，他们说她有点粗暴，可能弊大于利。我觉得还是不要去的好，等你姑妈的消息再说，就这样。”

“是的，好吧，你可能是对的。你还没说孩子们在哪儿。”

“我也不太清楚，我以为他们现在已经回来了……他们周末一起去参加什么生日派对了。”

李家夫妇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他们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怀上男孩之前，他们已经为生孩子努力了十年。他们现在分别是二十岁和十六岁，所以李先生和李太太早就放弃了再要孩子的希望。

他们也早就停止了尝试。

不过他们都是乖巧，有礼，听话的孩子，让父母感到骄傲，至少父母对他们的了解让他们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就像所有正派的孩子一样：百分之九十都是好孩子，但也会捣蛋，也会有他们知道父母不会同意的秘密想法。

李少爷，李先生之子，丹，也就是小李，刚满二十岁，离开学校快两年了。他和妹妹一样，有个快乐的童年，但他开始意识到父亲为他安排了一个非常艰苦的生活。不过那时候他还是有时间踢足球，打乒乓，和女孩们一起参加学校舞会的。

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对性生活的憧憬也结束了，倒不是说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只有难得的亲吻和更难得的爱抚，但他已经近两年一无所有了。如果他知道去了城市里该做什么的话，他早就进城去了，但他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经常做爱。

他的荷尔蒙在作怪，以至于有些山羊在他看来都眉清目秀，这让他忧心忡忡。

在内心深处，他意识到，如果他想和某个女人保持长期的关系就必须结婚。

结婚，哪怕是以生孩子为代价，也开始变得有吸引力了。

李小姐，大家都叫她丁，是个非常漂亮的十六岁女孩，在夏天离开了学校，比她哥哥少读了两年书，这在他们那里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因为她不聪明，而是因为父母和女孩们自己都认为越早成家越好。此外，二十岁以下的女孩比二十岁以上的女孩更容易找到丈夫。尽管母亲有所疑虑，但丁还是没有丝毫质疑地接受了这种传统“智慧”。

她在上学前和休学后也一直在劳作，而且可能比她哥哥更辛苦，尽管他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一点，因为女孩在任何地方都几乎是奴隶般的劳动力。

不过丁也有幻想。她梦想着浪漫的爱情纠葛，她的情人会把她带到曼谷，在那里，他将成为一名医生，而她则整天和她的女友们一起逛街。她的荷尔蒙也在困扰着她，但当地的文化禁止她对任何人，哪怕是她自己承认这一点。她的父亲，哥哥，甚至母亲，如果发现她对一个别人家的男孩微笑，极有可能会把她关起来。

她知道这一点，同样没有丝毫质疑地接受了。

她打算马上开始找丈夫，她母亲已经表示愿意帮忙，因为李家的两位女士都知道，为了避免家族蒙羞，最好尽快了结此事。

总之，李家是当地一个典型的家庭，他们也乐于如此。他们在当地风俗习惯的约束下过着自己的生活，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即使两个孩子确实怀揣着逃到大城市的梦想。问题是，几个世纪以来，山民们一直缺乏进取心，这让他们裹足不前，这对政府来说是件好事，不然所有的年轻人早就从农村消失，跑到曼谷，再从曼谷跑到台湾和阿曼等工资更高的外国地区去了。不过摆脱僵化的同侪压力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许多年轻女孩都去过曼谷，其中的一些人找到了体面的工作，但大多数沦落风尘，还有一些人从那里去了更远的国外，甚至亚洲以外的地方。有很多恐怖故事劝阻年轻女孩不要走这条路，这些故事对丁和她母亲都很有效。

李先生喜欢他的生活，也爱他的家人，尽管在家庭范围之外承认这一点并不妥当，他也不想因为某种可能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潜伏在他体内的疾病而失去他们。

李先生（虽然他知道村里有些不太尊重他的年轻人叫他老山羊李）年轻时是个理想主义者，一离开学校就报名参加了北越战争。他知道美国人在那里和老挝投下了炸弹，他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阻止这一切。

他加入了共产主义事业，并在对方允许的情况下立即前往越南接受战斗训练。与他一起受训的许多人都和他一样，有一部分中国血统，但对外国势力干涉自己同胞的未来感到厌烦。他不明白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人为什么会关心谁在他那个小地方掌权。他从未担心过他们选出的总统是谁。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从来没有机会愤怒地开上一枪，因为在他离开新兵训练营的第一天，当他从训练营被运往战场时就被一枚美军炸弹的弹片击中了。他的伤口非常疼痛，但并不危及生命，尽管在他康复出院后这些伤口足以让他作废退伍。他的左腿上部被最大的弹片击中，但腹部也被一些较小的弹片击中，他现在认为这可能是他感到不适的原因。这也是他中弹谣言的来源。

他带着严重的跛足和足够买下一个小农场的赔偿金回到了家乡，但由于腿脚不便，他买下了一个农场和一群山羊，饲养并出售它们。回国不到一年，他的腿就好得不能再好了，而且他还娶了一位漂亮的当地姑娘，他认识并迷恋了她一辈子。她也是务农出身，他们过着幸福但贫穷的生活。

从那以后，除了星期天，李先生每天都会带着羊群到高地去吃草，夏天的时候，他经常会运用他在部队里学会的技巧在某个地方搭个宿营地过夜。他怀念那段时光，认为那是幸福的日子，尽管他当时并不这么认为。

山里再也没有掠食者了，除了人，所有的老虎都在很久以前被杀了，用于中药产业。李先生对此百感交集。一方面他知道这是一种耻辱，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想每天晚上都要保护他的山羊免受老虎的袭击。就在一个多星期前病发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近三十年的羊倌，对山区的了解就像大多数人对当地公园的了解一样。

他知道哪些地方因为美国人在七十年代投下的地雷和马钱子药包而需要避开，也知道哪些地方已经被清理过，尽管工兵们漏掉了一两个地方，就像他的一只山羊在一个月前发现的那样。她的死是个遗憾，虽然她的尸体并没有白白浪费，而且她的死因也来得很快，一块脱落的石头触发了地雷，被炸上了天，连带着她的头一起。

由于无法把她的尸体运回家，李先生在山上大快朵颐了几天，而他的家人则在农场里为他担心得要命。

李先生是个知足常乐的人。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和户外生活，早已接受了自己再也不会发财或出国的事实。因此他和妻子很高兴只生了两个孩子。他一视同仁地爱着他们两个，希望给他们最好的，不过他也很高兴他们离开了学校，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农场里全职工作，他妻子在农场里种植香草和蔬菜，还养了三头猪和几十只鸡。

李先生在想，有了额外的帮手，他的农场可以扩大多少。也许他们可以再养十几只鸡，再养几头猪，再种一块甜玉米地。

他从沉思中惊醒了：“如果很严重呢，木儿？我以前没说过，但这周我晕倒了两次，还有两三次差点就不行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嗯，你知道，我不想让你担心 你也无能为力，对不对？”

“对，我是无能为力，但我会让你早点去找你姑姑，也许会试着让你去看医生。”

“哎呀，你了解我的，木儿。我会说，‘在花那么多钱之前还是先看看姑妈怎么说吧’。不过我得承认有时候我感觉很奇怪，我有点害怕姑妈明天会说什么。”

“是的，我也是，你真的觉得那么糟糕吗？”

“有时候吧，但我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以前我还能和山羊一起跑跑跳跳，但现在光看着它们就觉得累！”

“肯定有事，我敢肯定。”

“看，泊。”这是她对他毫无想象力的爱称，因为在泰语中是“爸爸”的意思，“孩子们就在门口。你想现在就告诉他们吗？”

“不，你说得对，何必现在让他们担心，不过我想姑妈明天下午晚些时候会派人来接我，所以告诉他们我们将在下午茶时间召开家庭会议，他们必须到场。

“我想我该去睡觉了，我又觉得累了。姑妈的唾沫星子让我精神了一会儿，但那股劲现在已经过去了。告诉他们我没事，明天让丹帮我放羊好吗？不用带太远，就在溪边，让它们吃点河草，喝点水……一两天内不会有什么大碍。

“等你有十分钟的空闲了，能给我泡点你特制的茶吗？加了生姜，八角和其他东西的那种……那应该能让我振作一点……哦，还有几粒瓜子或葵花籽……也许你可以让丁给我敲碎？”

“来杯汤怎么样？这是你的最爱……”

“可以，好的，但如果我睡着了，就把它放在桌上，我一会儿再喝冷的。

“你们好，孩子们，我今晚要早睡了，但我不想让你们担心，我很好。你们的妈妈会告诉你们详情的。我想我只是得了某种感染病。大家晚安。”

“晚安，爸爸。”他们都回答道。丁看起来特别担心，他们先是焦急地看着李先生离开的背影，然后面面相觑。

当李先生躺在寂静的黑暗中时，他感到身体两侧的疼痛更剧烈了，就像蛀牙在晚上睡觉时似乎总是更恼人一样，但他已经疲惫不堪，在茶水，汤和瓜子被送进来之前，他很快就睡着了。

屋外，在半明半暗的大桌旁，小家庭的其他成员小声讨论着李先生的困境，尽管即便他们大声说话也没人能听到。

“爸爸会死吗，妈妈？”丁几乎是哭着问。

“不，亲爱的，当然不会。”她回答，“至少……我觉得不会。”


 


	
		2 李家左右为难



按照典型的乡村风格，大家一起睡在家里唯一的房间里：爸爸妈妈有一张双人床垫，孩子们每人一张单人床垫，三张床都分别挂着蚊帐，天亮起床时，每个人都蹑手蹑脚，生怕吵醒了恒。

他们知道有什么地方出了岔子，因为即使在最冷的早晨，他通常也是第一个起床出门的。他们透过蚊帐看着他死人一样苍白的脸，一脸担心，直到妈妈把他们轰了出去。

“丁，帮个忙，亲爱的。我不喜欢你父亲的样子，快去洗个澡，看看姑姑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好吗？真是个好姑娘。如果她还没准备好，而我们去得太早了，这我知道，那就问问她能不能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为她最喜欢的侄子破一次例，好吗？”

丁哭了起来，跑向了浴室。“对不起，亲爱的，我不是故意让你难过的！”她对着女儿的背影喊道。

十五分钟后她赶到了她姑奶奶家，老萨满已经起床穿戴整齐，正坐在屋前的大桌旁喝米汤。

“早上好，丁，见到你真高兴，要喝碗汤吗？味道不错。”达很宠侄孙女，尤其偏爱丁，但当她听到丁的问话时还是忍不住说，遇到这种情况，她母亲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要求得到正确的诊断，这要求也太高了。

“你那个母亲！好吧，我们看看有什么办法……你爸爸看起来很糟糕是吗？”

“是的，达姑奶奶，他脸色惨白，就像一具尸体，但我们觉得他还没死……我走的时候妈妈正要给他扎个针，看看他有没有反应，但我没等着看结果。我不想让爸爸死，达姑奶奶，求你救救他吧。”

“我会尽我所能，孩子，但世上也没人能违逆佛祖的召唤，不过我们会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跟我来。”

达带头走进了她的圣所，点燃了一支蜡烛，关上了身后的门。她希望丁能对“老方法”表现出兴趣来，她还年轻，可以教她，她知道，如果这份工作要在李家传下去，她总有一天会需要一个接班人。

她指了指地上的问讯席，丁坐了下来，她绕着小屋走了一圈，嘴里念叨着祈祷词和咒语，又点燃了几根蜡烛，坐在了丁对面，丁正低头盯着她放在膝盖上的双手。

达看着自己的侄孙女，感觉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她凝视了自己的双手几秒钟，又抬起头看着丁。

“你是来寻求有关另一个人的建议的吗？请问你的问题是什么？”达说，声音低沉、阴暗、隆隆作响，在小屋外从未有人听到过。

这种转变吓了丁一跳，她姑奶奶进入恍惚状态，当另一个实体控制她的身体时总会这样。这并不是说她的样貌变了，虽然也确实如此，而是她的整个身体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像演员或模仿者可以改变自己的外表，适应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但还不止于此。这就像达的内在被换成了别人一样，让她不仅看起来不一样，连声音也不一样了。

丁看着不再是她姑奶奶的老萨满。

“萨满，我父亲病得很重。我需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能做些什么。”

“是的，你父亲，你叫他‘爸爸’的那个人。”

那个人，她的姑奶奶，此刻听起来像是个男人，把一只手先后放在恒前一天留下的包袱上，然后闭上了她姑奶奶的眼睛。在丁看来，这似乎是漫长的停顿和沉默，沉默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她可以说她都能听到蚂蚁在坚硬的泥地上行走的声音。

丁以前参加过十几次这样的仪式，但从来没有为了这么严重的事。她曾咨询过胃病，几年前问过月经的问题，最近一次是问自己会不会很快结婚。她不惧怕环境，只是惧怕结果，她知道自己只能坐着等待、观察，她确实觉得这很吸引人。

萨满慢慢地拆开了第一个装着石头的包裹，将石头仔细地检查了一遍，闻了闻，然后放回了香蕉叶上，接着又拿起装着苔藓的叶子闻了闻，放在了她面前的垫子上。

萨满严肃地看着丁，过了几分钟，开口说话了。

“你关心的那个人病得很重。事实上他提供这些样本时已濒临死亡，但他还没有死……他的一些内脏器官，尤其是那些与清洁血液有关的器官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你们泰语中称之为，我想想，‘伸’的器官已经完全停止了工作，肝脏也在迅速衰竭。

“这意味着死亡已近在咫尺。目前医学上尚无治疗方法。”

萨满又颤抖了一下，变回了老姑姑达的样子，她眨了几下眼睛，扭动了一下身子，好像穿着一件老旧的紧身连衣裙，然后揉了揉眼睛。

“不是个好消息吧，孩子？你知道，我被附身的时候并不是总能什么都听到的，但我还是捕捉到了一些片段，从你的脸色也能看出你父亲的情况很不好。”

“灵说爸爸肯定很快就会死，因为肝肾衰竭是无药可医的……”

“对不起，丁，你知道的，我很喜欢你父亲……这样吧，你听我说，这些年来，除了附身，我自己也学会了几招。让我们现在来看看……是的，那块石头……看到你父亲吐口水的地方了吗？没有痕迹！这说明他的唾沫里没有盐分，没有盐分，没有矿物质，没有维生素，什么都没有，只有水。

“现在，苔藓。”她将苔藓拿开了一点，闻了闻，又把苔藓凑近了鼻子，“一样的！闻闻这个！”她把苔藓拿给丁闻，但丁不愿闻父亲的尿，“闻吧，它又不会咬你！”达说。丁照做了。

“不臭，就是一股青苔味。”

“没错！男人的尿如果包起来，闻起来会像猫尿，但你爸爸的尿不是这样。所以那里面没有最重要的成分，不会腐烂。所以你爸爸的血也是水。

“以水代血是活不长的，对不对？这说得通，对吗？你的血液携带着身体里所有的好东西，但你爸爸没有血，所以一直都很虚弱。

“你现在回家去，看看我们是不是来不及了，如果他还在活着，就回来用你的小摩托接我。快去快回！”

丁飞快地冲出门去，跑回了家。

丁去确认她父亲的情况时达也开始做离开的准备，因为她心里明白，她的恒还没死，反正还没完全死。她选了一些草药装进了袋子，往脸上泼了点水，考虑到之后坐摩托车带来的气流，她用头巾把头发扎了起来。然后她就到外面等着她的侄孙女。

几分钟后，丁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姑奶奶，快来，妈妈说他快不行了。”

达像个淑女一样侧着身子骑上了摩托，她们就这样出发了，丁的长发把她满是皱纹的老脸抽得生疼，她努力地躲闪着。她们一到，达就跳了下来，她虽然上了年纪，却还很灵活，她被迎进了屋里。

“谢谢你这么快就来了，达姑姑，他在卧室里。”

“是的，我猜他应该在床上，而不是和他心爱的山羊在一起！”她掀开蚊帐，坐在他头旁边的木地板上。她先看了看他的皮肤，又看了看他的头发和嘴唇，最后撑开了他的眼睛，注视着它们。

“嗯，我明白了……让我看看他的脚！”万赶紧露出丈夫的脚，达俯身捏住它们，仔细地看了起来。

“嗯，我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血液中缺乏关键成分的情况。你允许我眼下告诉你的孩子们该怎么做吗？好，我很快回来，用几个枕头撑起你丈夫的头，我让丁进来帮你，丹在外面帮我。”

“好的，姑姑，当然。只要能帮到我亲爱的恒。”

“好吧，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好吗？”说完，她起身下到一楼。

“丁去帮你母亲，丹跟我来，我们必须迅速而准确地行动。”

丁动作很快，丹则问他能帮上什么忙。

“去把你们最强壮的公鸡给我拿来！快点，小伙子！”

他腋下夹着公鸡回来了，达从他手中接过公鸡：“现在把你最强壮的山羊拴在木桩上，要紧得让它一寸也动弹不了，坐着站着对我来说都一样。”

丹匆匆离开了，达趴在桌子边上割开了公鸡的喉咙，把它的血放进碗里，把它毫无生气的尸体扔进了桌上的菜篮子，然后匆匆上楼。

“丁。”她一到就喊道，“冰箱里有羊奶或其他奶吗？如果没有，就请拿个壶去弄点新鲜的，姑娘。”

不用吩咐，她就匆匆走了。

“好了，万，他醒了吗？”

“不太清醒，姑姑，半醒半睡。”

“好吧，你捏住他的鼻子，我把这些血给他灌进去。”她用拇指和中指捏住他紧闭的下巴，让他张开嘴，把他的头往后一推，几口鸡血就倒进了他的喉咙。恒像一辆柴油车一样把血喷溅得到处都是，达由此估计大约有一半的血是喂进去了。

恒微微睁开了眼睛。

“你们两个老巫婆在对我做什么？”他低声说，“太可怕了！”

“啊，我也这么想。”达说着又倒了些血进去，“太浓了，得让他戒掉。”

丁来了，她说：“鲜奶，还是热的，花花的，我们最好的山羊。”

达接过羊奶，以相同的比例和剩下的血混合在一起，像之前一样灌进了恒的喉咙，结果一样，只是阻力更大了一些。

“看看！”她感叹道，“他已经越来越强壮了！恒在试图反抗我们，他在抵抗。也许他还没完全输掉！

“好了！万，你继续喂羊奶，但要留下一半。我一会儿就回来。”

她下楼去叫丹。

“那只山羊好了吗？”

“好了，姑奶奶，他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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